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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式启

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38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和

活动空间。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同语固定于每周三推送个人口述故事，这一

次，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北京拉拉社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余年间的发

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

发展的大致脉络。从 5 月 24 日开始的五期每周三的推送中，我们会着重介绍

2004-2007 年间北京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发展过程。今天的文章要为

大家介绍的是北京拉拉沙龙后期的发展变迁。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发展脉络 

1997 年以前：同志社区的萌芽 

1998 年至 2003 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2004 年至 2007 年：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 

2008 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从 2005 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拉拉沙龙的运行逐渐走上了轨道。不过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沙龙搬离了最初的场地枫吧，并从此开始了它接

下来的几年间不断“颠沛流离”的命运。 

 

访谈员：枫吧一直做到什么时候？ 

安可：零五年的五、六月份。 

访谈员：为什么又不在枫吧了呢？ 

安可：一个是场子老板每周 (六) 都给我们开一下午，然后她晚场很赚

钱的，(下午场) 她不挣钱。她不赚钱她要开一下午，而且来的人也就

二三十人，然后消费的话也就 (不高)，这钱她没钱赚。 

当时沙龙的运行资金主要从门票收入中获得，根据安可的回忆，当时

沙龙按每个人十五块钱收取门票，主要用于场地、沙龙网站以及邀请

嘉宾的费用。如果我们以沙龙平均每次来的人数规模——二十到三十

个人来估算，沙龙每次的总收入也不过三百到四百元，这实在是非常

有限的。 



而根据枫吧老板乔乔的说法，她不想继续为沙龙提供场地，一个主要

原因是收入太少、也影响晚上场子的生意，另外乔乔也对沙龙可能引

起的安全问题有些担忧。 

访谈员：但之前拉拉沙龙不是还在枫吧待过吗？ 

乔乔：是啊。让我给轰走了。 

访谈员：为什么后来你要轰她们啊？ 

乔乔：我没有轰她们。她们这边，唉呦，太影响我生意了。礼拜六下

午在我们这边做，然后结果呢，下午就在这儿待着不走了。十多口子，

有的（时候）。然后闲她们散了以后，这帮人，各散不散，吃完饭后

还跑到枫吧门口，就到里面坐着去。收门票，（她们说）干嘛干嘛呀，

下午就收了我们十五块钱，晚上还要收我们三十块钱。就说，这跟我

们不是一块儿的。什么不是一块儿的？那好吧，算了不收了。每个礼

拜都是这样。 

访谈员：就当时每个礼拜六都过来？ 

乔乔：对，我说了我一分钱都不收你们的，你们要下午跑我们这儿来。

但这最后发现你们影响我生意啊，影响我晚上的生意啊。关键我们（下

午和晚上）不是一起的。（她们说）那不管，你们这样就属于坑钱。

这（样说）有损于我们枫吧的什么（声誉）。我一想，算了吧。可是

时间这么长也不行啊，一个人三十，十个人是三百，那二十个人是六



百。我这儿一天才多少人啊？而且问题她们占地儿啊。沙龙的人后来

也找我，我不合作，最后我就不合作。 

访谈员：主要是从经济、运营方面考虑是吧？ 

乔乔：一个是这个，（另一个是）我觉得我不适合搞这种…… 

访谈员：文化性的活动？ 

乔乔：对。我跟我女朋友说，咱们不要去接这些（活动），咱们跟这

个要离得远一点。咱们就干酒吧的，她们这跟宗教（似的），万一被

逮了。 

 

枫吧（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即便抛开个人原因不谈，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闲还是安可，

当初能使她们走到一起合作沙龙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沙龙坚



持社区活动定位的初衷。但是另一方面，沙龙本身其实很难离开商业

运营的场所而独立开办，这样一来，在沙龙与这些以商业营利为目的

的酒吧等场所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利益或目的的不一致或

者说矛盾冲突。此外，尽管沙龙最初的创建者们更多地将沙龙定位为

社区内部支持，而非对外的宣传，从而使沙龙不显得非常政治化，但

是对商业主体来说，它们显然还是非常顾忌这类公共性的活动对自身

经营所可能存在的危险和威胁。但不管怎样，沙龙要继续办下去，就

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栖身之所。而正是在 2005 年的 5、6 月间，经过

安可等人的努力，沙龙迁到了它的新家，一间位于朝阳门外丰联广场

内东南亚风格的餐厅里。 

这家名叫“金芭蕉”的餐厅位于朝阳商业区的一栋写字楼的二层，根据

宝贝猫的回忆，这间饭馆“不是临街的，它在二层，我记得，……有点

像新世界的楼上的那些个吃饭的饭馆，但是它不是那种类型，它还比

较没有那么大的菜味，没有那么繁华，那么热闹那种感觉”，更重要的

是“因为那是一个商务区，周六的时候反而没人了。你那个工作人员一

旦（周末），公司不上班了”。这样一来，这家餐厅的氛围和位置都比

较适合周六下午的沙龙。不过，沙龙的“入驻”其实也经历了一些曲折的

过程。 

访谈员：（地方）都是你们自己谈的么？酒吧老板，场地的负责人？ 

安可：对，我去谈的么。 



访谈员：告诉她们是一个关于女同的沙龙讨论这样的？ 

安可：去这个金芭蕉，这个老板是香港人，然后他不太同意。 

访谈员：他也觉得这个（有危险）？ 

安可：他觉得这个（女同活动）是不是，怕政府啊，后来我可能去找

他谈了两三次吧，包括当时要放片子么，结果我就后来就找了报纸，

还是那个《中国日报》的报纸上关于同性恋的报道，然后，反正那篇

报道还是挺正面的，呼吁就是说关注这些人群，还说中国有四千五百

万同志人群。 

访谈员：谁估计的？ 

安可：网上看到的，四千五百万同志人群。他们可能会进入婚姻状态，

都会受伤。后来我就给他看了，就跟他说社会还是有一些人支持这个

事情的，你看我们在枫吧做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出什么事情。我跟

他说，如果做这个事情可能出问题的话，那我也不可能出来做这个事

情。最后还是，他说那好吧，那就做一次试试吧。我想那做一次试试

吧。第一次在（那儿）做，来了八十多人，就是那个下午。……就是开

场。 

安可：（金芭蕉）他那环境还确实挺好的，大家点酒水呀，老板也挺

关注这块的，非常关心这一块，因为他觉得不错。然后从那以后，他

才开始接受（我们做的这些活动）。 



最终，也许是安可的口才和诚意感动了餐厅老板，餐厅老板不仅接受

了沙龙的活动，而且对沙龙给予了不少支持，一直到离开，他都与拉

拉沙龙保持了不错的关系。此外，从金芭蕉开始，沙龙的活动不仅坚

持以往活动时放电影的惯例，同时也开始对一些讨论录音。可惜的是，

沙龙在这家餐厅一共做了大约三、四个月，就由于餐厅要关张而不得

不又转移场地重新开张了。 

安可： 

又做了几个月，他要关张了。……然后这个老板还不错，因为我们去要

放片子么，（就有些设备仪器放在餐厅里）。因为他跟大楼之间他们

可能有点问题，可能最后是不是没交房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要关门），

然后他在之前就跟我说，他们可能要关张了，你要尽快把你的东西拿

走，当时他的员工都还不知道的，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

说）如果你不拿走的话，我们走了这个地方就要封起来了，你就拿不

走了。还好（我们就搬出东西来了）。……去了这么多地方，还是很好

的一个老板。 

从金芭蕉餐厅搬出以后，沙龙转移到同一栋楼内的乐杰士餐厅。在乐

杰士的这段时间，不仅是沙龙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沙龙来

的人最多的一段时期。据安可和宝贝猫等人的回忆，沙龙在乐杰士期

间，之所以能吸引许多拉拉，主要因素至少有两点：首先，乐杰士的

环境比较好，很适合沙龙聚会和讨论的要求，比如安可曾认为，“我觉

得（乐杰士的）那个座位啊、环境啊，美式餐厅的那个环境，其实可



能很多人会喜欢，特别适合聊天，……比较轻松，也比较适合聊天”。

第二，乐杰士虽然也会督促顾客消费，但它的总体价格是比较便宜、

容易为不少收入并不算高的拉拉所接受的。对沙龙的志愿者来说，在

乐杰士的时光无疑是沙龙十分愉快的一段回忆。 

 

乐杰士餐厅（图片来源于网络）  

宝贝猫： 

当时那个乐杰士里面，到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几乎是三分之二都是参

加沙龙的人。（访谈员：像这种快餐店他也乐意拉拉搞活动么？）还

是因为那个地方实际是一个商务区，因为它到了周末的时候没有什么

客源，而且乐杰士还有一个特点嘛，就是说它是一个快餐店，它有时

候会送外卖，它可能周六的时候外卖的服务是不是多一点，或者什么。

它如果有大型的活动，一般会提前打招呼，你们这周不能办了，我们



有大型活动等等。在乐杰士的那段日子里，跟它关系相当好。我记得

当时安可有些时候搞些活动有一些小道具什么的，做游戏的小奖品或

者一些什么东西，安可就存在那个柜台里，然后就跟他说好了。它那

儿有一个小服务员我记得，就是好像，我听人家说她是（拉拉），我

不知道。她跟我们关系都挺好。有的时候去熟了以后，大家都聊聊天

开开玩笑都没关系。 

安可： 

乐杰士是人最多的时候。乐杰士的话，因为它有两个小区域，里面可

以作为一个讨论的，然后外面这边还有卡座什么的。如果人特别多的

时候，就可以在中间那个位置发起讨论，有那种高脚椅的那种。 

访谈员：它的设计，比如说如果它的场大一点的话，它有像什么麦克

那些么？ 

安可：有啊。麦克的话，哦，它本身应该没有，我们自己可以拿，可以接

的。然后声音还可以吧。高脚椅坐得高高的，看着大家，然后觉得挺（来

劲）……后来在乐杰士呆了两年嘛，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还是挺合适的，包

括它那些老的国外的一些歌星，什么詹妮斯啊，卡朋特兄妹啊，由梅啊，

还有一些老的(装饰)，很美国的那种。……我特别遗憾就是没有照一些照片，

关于那个餐厅的照片，实际上后来回想起来，它那个整体的风格还是挺好

的，它的那种装饰和它的那些桌椅摆设，还是挺好的。 



从乐杰士开始，沙龙也开始对每一期的话题进行记录。第一个承担沙

龙固定记录工作的是小白。 

安可： 

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之前只是发布公告做什么，对沙龙的议题都

没有记录。……我原来就是想，每次一个议题的话把这个议题记录下来，

这是起码的，我开始让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跟闲商量，她也觉得

这块很重要，希望找一个做笔记的人，就找小白商量，小白可以做。

然后那时候就做，做完了之后就放在网站。但是那时候的东西，就是

一个简单的记录。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多要求，我没

有想那么多，也不太成样子吧。……我一直想，你做这样一个沙龙，你

要把沙龙能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可能这

是能看出来，至于其实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感觉并不重要—

—也重要、也不重要，更多的是通过话题看到你社区里的人是什么样

子的，她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所以呢，我

一直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小看每个人，她们自

己的思想和想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的，我不在乎她说的水平

如何，不一定要说出一个至理的名言，让人有多深刻的东西，她说出

她的看法就可以了。 

当沙龙在五周年纪念时出版《足迹》一书时，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记

载了这五年间沙龙的话题、嘉宾、活动以及透出此中的变迁。可以说，



每一次沙龙的记录尽管是简单的，但简单的日积月累却也产生了一种

水滴石穿的效果。 

2007 年的 9 月，乐杰士餐厅因合同到期也要关张了，因此拉拉沙龙

也不得不迁到丰联广场南侧一层的百万庄园餐吧里面。与前面两个餐

厅类似，百万庄园在周六下午也是客源稀少，因此商家同意让沙龙在

这里做活动。但是这一次与百万庄园的沟通经历，似乎却远不如此前

愉快。 

 

百万庄园餐吧（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是沙龙与商家的沟通。由于沙龙不是包场，并不会给餐厅一笔固

定的费用，商家的收入依赖于来沙龙的客人的数目和消费情况。这样

一来，沙龙与餐厅需要沟通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百万庄园与乐杰

士餐厅相比，更为“安静”和“商务化”，消费也更高一些，因此与乐杰士



餐厅顾客较大的流动性不同，百万庄园经常出现客人不愿离场的情况，

就是当沙龙下午两点钟开始活动时，需要清一片区域作为活动场地，

而这时如果出现原有的客人不愿意走，就需要请餐厅协助跟客人沟通

解释。但百万庄园的服务人员并不积极，使得沙龙有时不得不临时搬

动桌椅等以腾出必要的空间。此外，安可还谈到，“关键是他们（指百

万庄园）老换人，……领班啊、服务员啊，会经常地换。他可能不熟悉

以前的情况，那就需要重新去跟他们沟通，沟通关系呀这些”。也就是

说，沙龙在百万庄园运行的期间，遇到了较之以前更高的沟通成本。 

其次，在消费的问题上，餐厅与沙龙也一直摩擦不断。一方面，有些

参加沙龙的拉拉由于某些原因而不太积极消费，从而引起餐厅的不满。

另一方面，餐厅有时候也使用一些变相的欺骗性手段来强制顾客消费，

这也引起沙龙里的一些人的不满。 

安可：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争取消费一点，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的人在消费这块，不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

主动，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些麻烦。他们餐厅的人会说不消费或者怎么

样。那作为我们的话，首先呢，我会主动地消费，然后客人我会给他

们去讲，大家可以消费最便宜的，尽量消费最便宜的，这样的话人家

也是做经营，没有免费可以提供你能坐一下午的地方。那就是能消费

就尽量消费最低的消费，一般人还是说能接受的。 

安可：有些人会有些冲动。……会跟人家餐厅里的人会有些冲突。 



访谈员：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 

安可：这种冲突，……我或者是说，不是一定要冲突。（服务员应该）

跟我说，让我、不要你（服务员）去跟她来解决。……让餐厅的人跟我

说，她不消费，如果她不消费的话，如果你实在劝阻不了她不消费的

话，你来跟我说，我会把一些情况告诉她。要跟她讲道理，因为餐厅

要经营，我们找一个这样的场地，你（客人）应该做一个支持。当然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愿意消费，或者消费不起的话，那好我来给你这钱。 

宝贝猫：百万庄园他其实挺孙子的，因为什么，他挺坏的，他会过来

跟你说，这都得点个什么，他蒙你，其实这不是都得点个什么，他没

有最低消费。 

访谈员：百万庄园的服务员会管？ 

宝贝猫：对，他坏着呢，他会看你是生面孔，因为每周都来么，他一

看是生面孔，他就过来跟你说，这都得点一个东西。但有的人她不知

道她就点了。但是实际上他挺坏的，因为我们到这里来，时间长的人，

你像安可，她每回下午两点钟就来了，她真的可能在这里吃饭，她点

东西，其实那餐早出来了，他又非得从你那，可能跟他自己的收入有

关系，但是以前在乐杰士，没人管，你点不点是你的事。 

在百万庄园的时候，沙龙的话题也开始有所变化和拓展。在沙龙最开

始的半年多时间里，话题一直很具有文化性。这从安可和闲对沙龙的

定位以及追命的回忆中都能够看出来。后来，可能在半年的时候沙龙



的举行遇到了参与人数越来越少的瓶颈，从而促使安可和闲反思，如

此文化的讨论议题是否贴合当时北京拉拉社区的实际情况。沙龙在 05

年夏天搬家之后，开始逐渐引入生活类的话题，并邀请更多元化的讨

论嘉宾。之前沙龙的讨论主要邀请的是相关方面的专家或者专业人士，

而在沙龙搬到乐杰士餐吧之后，沙龙主持人就开始由原来闲一人主要

承担变成了由闲和宝贝猫轮流负责，并邀请社区里的普通人来作主持

或者特邀嘉宾。 

安可： 

（沙龙的话题）实际上我们就是慢慢地拓展，比如说像就是说更需要

我们在拉圈里发现一些新鲜的话题，那她们可能谈一些话题，同时呢，

我们在发现新的话题请她们来做主持。 

 

2007 年，北京拉拉沙龙三周年的庆祝活动  

另外，从乐杰士以后沙龙开始做一些重复的话题，比如 “身份认同”、

“跟父母的关系”、“创业择业”以及“心理咨询”等内容。同时从法国回

来的心理师穆老师，由于发现来沙龙的不少拉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



理问题，因此她经常来沙龙，并加入了主持人的行列。此外，沙龙还

拓展了诸如讨论“拉拉的美容”、“T 的造型”、“拉拉个人的职业经历”以

及包括“宗教与女同志”在内的一系列话题。 

在沙龙逐渐成熟的同时，自 2007 年下半年开始，闲逐渐淡出了沙龙

的活动。 

访谈员：你是 08 年几月离开的沙龙？ 

闲：其实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离开，因为你也不

可能一下子全离开。就开始，你会少一点去，就比如说，最开始你要

一个月主持两次，宝贝猫两次你两次，后来我就逐渐说我能不能一个

月一次，然后包括议题策划这部分能不能就交给别人来做，然后我只

是说我一个月负责一次我这个部分的议题策划，然后真正的比较少去

沙龙可能也就是将近 08 年下半年了，好像时间上是这样的。07 年就

逐渐减少工作量，然后到 08 年可能下半年就基本上我不太管沙龙、参

与沙龙的工作。当然有时候会有合作的，有时候我们会有嘉宾，然后

会去沙龙去做讲座。 

在谈到自己离开沙龙的原因时，闲说，是因为 04 年回国时为自己所

定下的五年的规划，就是前两到三年做社区内部的活动，后面几年则

重点转向社区外的公众活动。 

访谈员：那你为什么离开沙龙？ 



闲：我觉得（离开）沙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说实在的，

我原来个人的计划做沙龙这样的活动是做两到三年，因为如果同语一

直做沙龙，我觉得对同语来说，即使沙龙做得非常好，对于同语来说

也是一个失败。像我说的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时间的计划，前几

年、几年之后应该怎么怎么做，那在时间上当时已经超过我原来定的

时间了。我觉得我原来定的最多三年，那 05、06、07，其实已经三年

多了，然后那时候真的我还没有从沙龙脱身。但是沙龙在做了一年之

后，基本上就扶持起来了，而且就逐渐稳定，我觉得在 06、07 年的

时候真的还挺好的，发展得挺好的，然后那时候在沙龙，我也一直包

括我相信安可也是，就是我们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沙龙工作嘛，然

后我也是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人一直就做我的工作，然后我可以做别的

工作，所以后来也确实有比较成熟的主持出现。 

然后从我个人来讲，就说在沙龙如果都是我来策划议题和主持大部分，

那些同一个话题我都恨不得都讲了很多次了（笑），这是为什么在沙

龙之后我很少去接主持类的活儿，因为我觉得我受够了（笑），真是

有点做太多了，我得做点别的了。因为主持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很

容易的事，如果你要想当一个好主持，因为你需要自己有很多东西你

才可能真的去讲，我觉得我做了沙龙三年的主持，我已经把我原来积

累的东西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可能是 05、06 年间吧，我们开发了

第二个主持（宝贝猫），那个主持跟我一直干到 06、07 年，甚至 08

年，但那个主持现在也很久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两三年，她

也觉得都被掏空了。（笑） 



虽然渐渐离开了沙龙的活动，但闲却并没有停下她和同语的脚步。 

闲： 

然后沙龙呢，就是和安可的合作，她也是非常棒的、非常出色的一个

人。我向她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跟她在一起就一直做了 3 年，真的

投入很大，但是后来转型，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也是有点遗憾，

不继续做沙龙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就是我做了我的

贡献，我确实向她也学了很多东西，因为从我的角度，无论是从我个

人还是从同语这个组织，我都不希望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因为我觉

得停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退步，就是后退，所以一定要去发展，

要去开发。 

至此，北京拉拉社区在酒吧、私人聚会之外，有了沙龙聚会，有了定

期出版的杂志，有了专注于运动的组织。 

2007 年，这三个部分有了新的发展趋势：沙龙的讨论主题逐渐从以文

化为主过渡到以生活类话题为主，闲逐渐减少了在沙龙的主持工作；

les+开始在杂志制作之外参与其他文化类的活动；同语开始涉猎面向

外地的拉拉社区和公众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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